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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格庄印记
卢嘉善

应福山区文友邀请，我们蓬
莱、栖霞、龙口三市一区的草根文
学爱好者，喜聚到市东南一隅、航
天新英王亚平的故乡张格庄镇驻
地，举办了文学创作交流研讨座谈
会。

会后，在有关人士陪同下，我
们有幸瞻仰了正在复建的文化遗
址国露寺。途中，主人兴致勃勃地
讲解了古寺的来历和一些古迹的
传奇，让同行人员认知了中国博大
精深的佛教文化在当地的渊源，大
家赞叹不已。令我更感兴趣的是，
景区各大殿门外均设有一桌，上面
摆有不少佛教知识的书籍和各式
香烛，任游人香客随便恭取敬献。
据说，寺庙建成后将免费对外开
放，参拜者不需交一分钱的门票，
所有花销均由善缘捐款买单，这对
来自八方游客和虔诚的信徒们，无
疑是一大利好消息，也无疑是在用
文明去检验文明，用文明传播文
明！用文明弘扬文明！

在洋溢着大樱桃味道的博物
馆里，我们还荣幸地感受了一次另
一个难忘的氛围，那就是文化知识
在这里的光大昌盛。围绕福山、围
绕张格庄、围绕大樱桃文化，他们
在展室里做足了文章，不仅介绍了
大樱桃在我们烟台的历史、食用价
值以及产品开发的多样性和系列
产品，还展出了本地籍国家名人画
家惊世的墨宝；本地籍国家书法大
师传神的笔韵；也展出了本土各阶
层草根精英，非凡艺术的鬼斧根
雕、灵慧摄影、民间巧手剪活了的
纸艺大观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
文化强国的丰富营养。一个小小的
乡镇竟振扬出这多圣杰，不能不让
人钦仰。我敢断言，艺术魅力和经
济腾飞，在这密布樱桃园林、处处
散发芬芳的地方，在这山明水秀、
人才辈出的地方，必定蔚然一片繁
荣。

雄山奇秀，碧水清欢，地灵人
杰。相信他们的未来，将同家乡航
天俊英王亚平一起，誉满华夏光耀
全球。而他们在文化事业所做的贡
献，也会像特产的大樱桃一样，甘
饴爽口绵延悠长。

残残缺缺的的绿绿伞伞
宋秀芬

寻访烟台古村，是我一大乐趣。
我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发的一
个东北小城，到胶东走村转巷，有太
多新奇诱我。哪怕是残存于街角的
一座门楼，破败于艾草间的袖珍祠
堂，我都有兴致探究。

亲近这些灰砖瓦舍，飞檐风骨，
为古朴凝重、威中示美而动容，无异
于心灵洗礼，胸襟为之畅快。即使是
近邻山墙间隙填充的几排旧瓦片，
在我读来都颇有几分韵味。有的古
村独据偏远，历尽沧桑得以留存尤
其宝贵。居者也是相形渐稀，老住户
更见其少。如此，村中能点缀几株够
个儿又像回事的古树，就显得尤为
重要。标志生态，打破寂寥的古树本
身就是一道风景。

在一个始建于唐朝的古村深
处，看看到到一一株株据据说说树树龄龄超超三三百百年年的的

古古树树。。树树干干上挂着蓝色小牌牌标明：
国槐。有编号，说明属在册古树。但
见树径要二人合抱，主干似欲依靠
古宅小憩，曲线凸显，有两干枝若臂
抚墙。远看真像一位老人正要席地
而坐，平定喘息。然而，我走近细瞧，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古树已遭虫害
侵蚀大半，树干空心，枯枝累累。不
得不佩服古树坚韧的生命力，部分
枝叶不遗余力，勉强撑起残缺的绿
色伞盖。几间老屋挂着锈锁，街巷几
无行人，我只有自问：保护有价值的
古树老宅真这么难？我们今天能为
保护古树们做点什么？

望着枝干上有人为祈福系的红
布红绸，我不知说什么好，自助者天
助吧。其实，古树面对害虫挑战，从
未放弃斗争。若得人类相助，古树何
至于此！

我原籍冀中大平原，小时候曾
回去过。站在一处河岸，放眼四望，
村庄密集。可是很难看清房屋建筑，
都让浓密的绿树掩映。听说文革中
这些树木未能幸免于难，如今尚在
恢复当中。烟台情况要好，多年来绿

化的文章做得不赖。但在保护古树
上，保护有价值古建筑，特别是古村
落的特色建筑，做得还很不够。眼下
城镇化步伐加快，村改居，新农村集
中改造日渐紧迫，相关保护已迫在
眉睫，不容迟疑。

让残缺的绿色伞盖尽早恢复勃
勃生机，愿这些人类的朋友与我们
长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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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农村看场露天电
影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还是在
上小学的时候，每当听说村里今
晚要放电影的消息后，就别提多
兴奋了，那高兴的劲儿真不亚于
要过年的那种感觉。从知道放电
影到晚上看电影，脸上总是挂着
笑，不光我这样，小伙伴们哪个
不是如此！

下午放学后，晚饭都顾不得
吃上几口，早早跑到村里用于收
谷晒粮的大场院里，看电影队工
作人员竖杆子，挂银幕，调试放
映角度。工作人员忙完就去吃派
饭了，而我们这些小伙伴则在场
院里追逐打闹，占席位，好不热
闹开心。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
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没有
电视，没有录音机，收音机也少

得可怜，有的只是每天县广播站
一日三次带点儿政治色彩的钟
点广播，每次广播不超过2个小
时。因此，那年月电影是唯一能
带动提高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最
重要的一种方式。

因为那年月经济比较落
后，农村放电影的事也不是随
时都有的，一般平均每月包一
场电影就算不错的了。农忙时
节，寒冷的冬天，一般是不包电
影的。但这也没有难住我们这
些“电影迷”，因为电影队是巡
回放影的，今天到A村，明天到B

村，后天到C村，只有我们确切
知道哪个村晚上有电影看，晚
饭后，在几个“活跃分子”的鼓
动下，我们不惜走上三五里的
山路，也要去看。

农村放电影一般每次放两
部，一部电影加上换片时间最少
要2个小时，两部就要4个小时，
等到电影散场差不多到晚上11

点多，回家的路程少说也要三四
十分钟的时间，这样回到家大概
也要午夜左右了。躺在床上回忆
着电影动人的情节，然后甜甜地
睡去。等到第二天还会和小伙伴
们“点评”一下电影中的人物细
节，有时会因此争论得面红耳
赤。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城乡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的改善，精神文化生活
的步伐也在不断推进。现在生活
在农村的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通
过电视、电脑观看电影，只要记

得电影的名字在电脑上百度一
下，随时随地都能看个够。没有
电脑的家庭也能通过观看中央
电视台的电影频道节目，每天至
少能看四部。有VCD或DVD设备
的家庭，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购一些自己喜欢的影盘光碟，
在家里播放，这些在以前做梦都
想不到的事情，却在我们这一代
人当中实现了。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不得
不承认，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
策，人民群众是无论如何也过不
上今天的幸福生活，但在幸福生
活的背后，我们仍然怀念从前在
农村看露天电影的日子，我们怀
念的是那种氛围，那种精神，那
个纯真的年代，它又能勾起我们
多少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记得小时候，村里隔三差五
就会来场电影，那便是我们小孩
子最快乐的时光。一般是先听到
村里的大喇叭广播，或者有一人
提前得到了消息，马上一传十、
十传百，奔走相告。于是，我们便
高兴地欢呼雀跃，似乎整个村子
也沸腾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
电视还不是很普及，一个村里也
就有那么一两台，是那种12英寸
的小黑白电视机。所以看电影对
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娱乐和消遣
方式。

倘若哪天放电影，我们一帮
小孩子便眼巴巴盼着日落西山
头，晚饭是不能安定下心来吃
的，早有伙伴等候在外面，心急
火燎地胡乱扒拉上几口，便提溜
着小板凳窜出了家门，一阵风似
地赶到放映地点。银幕已经挂好
了，银幕前稀稀疏疏摆放上了好
多板凳或马扎占着地儿，看到最
佳位置已被人捷足先登，心中便
懊恼不已。最先到场的都是我们
这帮孩子们，提前给家人占个地
儿。或者干脆在地上画上几个圈

圈，以示此地已经有人了。那个
年代的人们是相当守规矩的，绝
没有人去侵占别人占下的地盘。

电影播放之前，是最混乱的
状态，此时，大人们已收拾完毕，
陆续赶到，在一片人头攒动中寻
找着自己的孩子，并大声喊着孩
子的名字，孩子们也是焦急地东
张西望，双眼直盯着熙熙攘攘的
人群，盼着自己的父母早点到
来，别误了电影的开始。

电影终于开始放映了，人群
顿时安静了下来，鸦雀无声，全
神贯注地盯着电影幕布，只有磨
电机发出嗡嗡嗡的响声。开始试
片，投影机的一束亮光投放到荧
幕上，此时，往往会有一些小孩
子故意伸出手，在投影机前晃
动，做出各种调皮的形状，银幕
上就会显出各种怪影子。记忆深
刻的是，银幕上大多会出现“八
一电影制片厂”的几个金光闪闪
的大字，并伴着高亢嘹亮的音
乐，接下来便出现了电影的题
目。

电影片子已经记不起几个

了，依稀记得有《小兵张嘎》、《地
道战》等。《哪吒闹海》是我记忆
最深刻的一部影片，哪吒扎着两
个冲天鬏，手中拿着乾坤圈，光
着俩小脚丫子，踩着俩风火轮，
上天下海，和海龙王勇敢搏斗，
本事了得。后来流行武打片，《少
林寺》曾经风靡一时，那首牧羊
曲曾被人们久唱不衰，还有那句
经典的话“贪吃贪睡不干活，不
可教也”，一直被我们当做调侃
同伴的口头禅。

不管放什么片子，人们都爱
看，绝不挑剔。此后的几天，我们
一群小孩子，总是随着放映队屁
股转，走东村串西村，场场不漏，
不厌其烦。一部片子总要看上几
遍方才罢休，那股劲儿，很是执
着。一场场看下来，里面的故事
情节几乎能倒背如流。于是这几
天，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全
是围绕电影，谈论故事情节，有
时愤愤不平、扼腕叹息、又或者
兴高采烈、神情飞扬。而有时则
为电影里面人物的好与坏、善与
恶争辩的面红耳赤，唾沫四溅。

通常夏天放电影的次数频
繁一些，凉风习习，大人们手拿
蒲扇悠闲地驱赶蚊虫。电影没播
放之前，先聚在一起叙叙家常。
冬天也时常放映，穿着厚厚的棉
衣，虽天寒地冻，有时还飘着零
星雪花儿，可没人喊冷，都坚持
看到最后。有时赶上刮大风，荧
幕里大人物歪鼻子斜眼的，都变
了形状，滑稽得很，惹得人们捧
腹大笑不止。最扫兴的则是，看
到精彩之处，天公不作美，下起
了雨来，荧幕淋湿了，便停止了
播放，让人意犹未尽、欲罢不能，
一个劲儿抱怨老天爷怎么会这
么不近人情。

去年小区里电影下乡，不用
挂银幕，用投影仪投在一面白墙
上，看着银幕上晃动的大影子，
和眼前稀稀疏疏、漫不经心的几
个看电影的人，怎么也找不回儿
时看露天电影的那种感觉和兴
奋劲儿。记忆里那随风摇曳的银
幕、缓缓转动的放映机、熙熙攘
攘的人群，常在心头萦绕，成为
心中抹不掉的记忆。

露天电影
鲁从娟

儿时观影
温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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